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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林 立/文 杨 辉/摄
站在玉环市清港镇苔山村最高处，远眺是春日

里漩门湾湿地的美好风光，近处是错落有致的厂房
和村落民房，让人油然而生登高望远的畅快。

苔山村 78岁的老党员王保头每次来到这里，心
情却是肃穆的，山顶的一草一木，让他壮怀激烈，难
以自已。

在这个山顶，他有一个义务身份——潘心元烈
士墓讲解员。在这个修葺一新的500多平方米的平台
上，他一遍遍动情地向拾级而上的人们说着熟记于
心的历史。

“你看这27列黑光石，为什么是27呢？因为潘心
元烈士牺牲时，年仅27岁”。

人生漫漫，革命之路

潘心元是谁？
很长时间里，不仅普通市民很少在教材、影视

资料中看到这个名字，即使熟悉党史的人，对潘心
元事迹的了解也很有限。这位很早就入党的革命
家，牺牲也很早。他在牺牲前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埋
葬于何处？

在上世纪 90年代之前，关于这些的记载，零散，
模糊。

王保头老人小时候听长辈们说起过，有位叫“潘
先生”的大人物，最后牺牲在苔山。这位“潘先生”总
是和一位“张先生”结伴出现，脸圆，慈眉善目，穿黑
色长袍、一双布鞋，举止斯文，很少说话。

“老人们说，这位潘先生是湖南人，他说的话，村
里人都听不懂。张先生的话大家还能听懂，因为张先
生是天台人。”王保头说。

村民还知道，潘先生是红军的大人物，来苔山是
干大事情的。他很忙碌，常来往于温岭坞根和苔山之
间。但即使行程匆忙，他还是抽空在当地创办夜校，
教渔民们识字学文化，为大家讲述革命道理。因为他
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村民们对他很是崇敬。

而当村民得知这位先生被国民党军队枪杀后，
惊怒交集。

“老人们说，那是农历十一月的事，潘先生要去
温州，便乔装成渔民。村民张银寿、张才强用卷底船
送他过去。路上遇到一艘伪装的渔船，上面是国民党
水警队。根据张银寿、张才强的回忆，水警问潘先生

‘你是共产党中的什么人’，潘先生声音响亮地回答
‘我是真正的共产党，要杀由你们’。水警就把他押送
到芦浦分水山枪决了。”

“张银寿、张才强回到苔山，将这一消息告诉‘张
先生’。他和同仁们悲痛不已，即刻派何双江、王老
五、蒋二妹、沈之导、何健民去打听，在分水山搬回尸
体，到苔山村后放入棺材，停放一夜，由队员轮流看
管。第二天，棺木被抬到旧城址南麓，召开追悼会。

‘张先生’流着眼泪讲话，无数人哭了。”
“潘先生的坟地是‘张先生’亲自选的，当地人蒋

昌荣把地献出来，安葬潘先生。”
经过多年的讲解，这段历史，王保头烂熟于胸，

但他的语气神情，仍让人为“潘先生遇难”的突然感
到惊愕、扼腕。

玉环市委党史研究室通过多方搜集，将这段零
散历史拼凑完整。

潘心元，又名潘心源，1903年 1月 24日出生于
湖南浏阳县丰裕伍佳渡（今浏阳市永安镇丰裕社
区）。潘家原是浏阳北乡有名的富户，良田近 300
亩。潘心元祖父、父亲两代单传，幼年的潘心元备
受家人宠爱。

但他最终走向了一条完全超越家族想象的革命
道路。

潘心元自小思想活跃，成绩优异。因为刻苦用
功、勤奋好学，同时又豁达大度、疏财仗义，学识渊
博、善于辞令，被同学们称为“潘博士”。

1921年夏，潘心元考入长沙市岳云中学，与田
波扬等同乡创办“浏北新民社”，出版《新民》社刊，
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1923 年 6 月，潘心元加入中
国共产党。

入党之后，潘心元参与建立浏阳第一个农村党
支部和浏阳工农义勇队。“马日事变”发生后，潘心元
率领近万名浏阳农军参加围攻长沙的斗争。秋收起
义时，他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攻克浏
阳县城。1927年9月初，潘心元陪同毛泽东到铜鼓，机
智勇敢地掩护毛泽东脱险。

有勇有谋的潘心元，逐渐成为红军骨干力量，先
后担任过红军总前委常委、红三军代理政委、红四军

政委等要职，跟随革命之路走遍大江南北。
最终，潘心元走到了玉环苔山。未承想，这里成

了他人生的终点。

钢铁浇筑，至死不移

1930年到达苔山时，潘心元的身份是中央巡视
员。他肩负着一个大任务而来，那就是指导浙南地区
党组织工作，加强红十三军的领导。

1929年至1931年，在浙南地区，包括台州、温州、
丽水和金华部分县，存在一个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
的党和军队组织系统。当时的浙南党组织机构，分为
中共浙南特委，台州、温州、永康三个中心县委及下
属各县、区委。而这一带地区的武装组织领导机构，
分别是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中国工农红军第十
三军及下属的第一、二、三团（师）及下属的大队、中
队、直属队等组织领导系统。

潘心元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深入山区、海岛、乡
村，跑了瑞安、海门等重点地区，了解浙南地区党的
工作和红军战斗情况。

1930年11月下旬，潘心元来到玉环苔山村，了解
红二团（师）海上游击大队整训情况。

12月初，潘心元从苔山村乘坐船只去温州开会。
因为叛徒告密，潘心元刚上船，还没站稳脚跟，就被
假扮成渔民的国民党浙江保安四团水警队抓获。在
没有任何审问的情况下，水警队在芦浦分水山麓的

“九眼江”滩涂上，将潘心元“就地枪决”。
渔民冒着风险，运回了潘心元的遗体。第二天，

红十三军在苔山村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追悼会，几
百名当地群众自发前来送行。

不久后，党中央向全党发了悼念文章，并在上海
龙华殡仪馆为他举行了秘密追悼会。1945年，在延安
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潘心元被追认
为革命烈士。

在腥风血雨的年代开展革命工作，环境十分恶
劣。外表斯文内心刚毅的潘心元从未有过退缩。在给
妻子周坤元的书信中，这位烈士如是写道：我的头是
钢铸铁浇的，对革命是至死不移的。

然而，受限于潘心元牺牲时的交通、通讯水平，
同时因为浙南地区地理位置错综复杂，不同地名在
历史沿革中改变，以及各地文史资料记述时的错漏，
埋葬在苔山村的“潘先生”就是潘心元烈士这件事，
直到1994年才被认定。

《潘心元烈士墓的发现和认定经过》（《台州党
史》2009年第 01期）一文中，记述了党史研究工作者
的考证过程。

“我们当时的任务是‘抢救活资料’‘挖掘死资
料’，工作量很大。有些同事多年以来一直在走访
解放前参加革命活动的老同志，记录下他们留在
脑子里的历史资料，并动员他们提供保存下来的
历史文字资料，同时到各级档案馆查阅摘抄历史
资料。但因为当时的台州地专机关经过多次撤并、
重建，留存的历史档案很少，地方党史资料可以说
是‘一字无存’……”

“大家分工协作，联系各地党史办同志，到省里，
到宁波、温州、丽水等地党史办、档案馆，寻找台州史
料，从‘死资料’中发现‘活资料’线索，在走访老同志
中又扩大线索。如此抢挖几年，才收集到一批资料。”

除了查阅档案，亲历者的讲述也尤为重要。文章
中提到，工作人员去苔山村走访，随着老人去世，亲
历者越来越少，最后一次前往时，全村只剩一位老人
见过“潘先生”。

正是这些和时间赛跑的工作，让潘心元烈士生
命最后一段岁月的轨迹，不再成谜。

守护烈士，传颂千秋

1994年底，远在湖南的潘心元烈士儿子潘侠游家
来了一位客人。他就是时任苔山村村委会主任张米升。

张米升带来了一叠资料，为潘侠游解开了多年
来一直牵挂于心的疑问：父亲究竟是在哪里牺牲的，
被葬在哪里？

看着这一叠党史研究资料，以及照片里修饰一
新的潘心元烈士墓，潘侠游热泪纵横，握着张米升的
手，久久不肯放开。

原来，潘心元牺牲后，有关上报材料将“九眼江”
这一地名漏写了一个“眼”字，写成“九江”，致使其家
属 60多年辗转江西等地，但都没有找到潘心元牺牲
和安葬的准确地点。

张米升告诉记者，1994年 4月，浙江省委党史研

究室认定，苔山村那座不显眼的土坟里，安葬的正是
一直在寻找的潘心元烈士。听到这个消息，他和这些
年来参与守护烈士墓的村民，激动不已。

“之后，苔山村村民主动凑了3万元钱，在原墓的基
础上修建了新的烈士墓。当地两家企业还主动出资，在
烈士墓两侧各修了一座凉亭，种上松柏。”张米升说。

1995年清明节，潘侠游和他的妹妹带着他们的
母亲——103岁的烈士遗孀周坤元的嘱托，带着几十
年来对父亲的思念，赶到玉环，在烈士墓前久久不愿
离开。之后，每年的清明节，潘心元的后人都要赶来
玉环祭扫。

潘心元烈士，长眠在苔山村这一方小小的山包上。
每年清明，玉环当地的机关、学校、企业，都要组

织人员来苔山村祭扫烈士墓。每年正月十五，苔山村
和附近村落的村民，都要以传统而朴素的方式，向烈
士墓敬献纸灯。

1997年，潘心元烈士墓被公布为玉环市（当时为
玉环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8年，该烈士墓被公
布为台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16年6月，苔山村再次集资30多万元，对潘心
元烈士墓的主墓、绿化带、路面、墙体景观带等，进行
统一修缮。

近年，经清港镇政府讨论、审批，选址于烈士墓
之侧、斥资百万元的潘心元烈士纪念馆开始动工了。
张米升说：“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我们希望更多
的人知道，苔山村的最高处安葬着一位革命烈士，他
叫潘心元。他有恩于我们，我们不能忘记他。”

这番回答，潘侠游在1995年初访苔山村时，也曾
听到。

当时，潘侠游询问一些苔山村村民，他们与父
亲素未谋面，就因为长辈强调要保护好“潘先生的
墓”接替守护着这里，“为什么花这么多钱，修我父
亲的墓”？

村民们回答：“为了记住历史，发扬传统，教育后代。”

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从事工农运动和武装斗争的杰出领导人之一，
跟随革命之路走遍大江南北，最终，在玉环的苔山村牺牲。

他埋葬在苔山村90年。很多村民与他素未谋面，就因为长辈强调
要保护好“潘先生的墓”，便接替守护并数次集资对墓地进行修缮——

玉环苔山潘心元之墓

林 立

但凡烈士墓所在，通常有一段不低的台阶，这一段拾
级而上的路，会让瞻仰者油然而生一股敬意。

潘心元烈士墓前的台阶，距离并不太长，但陡直的坡
度，仍让我们在登顶时喘息良久。

在烈士墓前，听罢张米升和王保头的讲述，我不仅对
潘心元烈士感到崇敬，更对苔山村村民90年来的守护敬
佩不已。

在王保头老人身上，可以清晰地感知到，那段非常岁
月中人与人之间牢不可破的羁绊。正是这种羁绊，让潘心
元烈士墓在连“埋葬的是谁”都不确定的漫长岁月里，从
未经历荒芜，也从未被村民遗忘。

没有人让王保头去干解说员这件事。他之所以愿
意义务承担这份工作，就是因为“潘先生的故事”，他
小时候听过太多次。当耳朵里灌满了这位大人物的传
闻，这个年轻时当过兵的耿直人，自发地想要系统收集
潘心元的事迹。

王保头今年78岁，讲话时身体会轻微抽搐，眼角也
因干涩而不时流泪。但他说起潘心元的故事，逻辑清晰，
表达顺畅。

王保头说，他的父亲多次在他小时候说过潘先生的
事。因为不知道潘心元本名，只知道他是红军干部，是湖
南人，所以父亲总是用“湖南爷”来代指潘先生。

因为玉环方言口音，王保头追问父亲：“是‘湖南
爷’还是‘河南爷’？”父亲尽量用普通话发音告诉他，
是“湖南”。

王保头听完之后，更加好奇，同时觉得费解。为何这
么一位人物，却连真名都没几个人知道？他究竟经历了什
么？又到苔山做什么？

凭着这股好奇和信念，他用自己的土办法到处走访
询问，收集资料。1985年，他终于从一位蒋姓老人那里，知
道了潘先生名叫“潘心殷”。这个错误的发音是误传所致，
玉环市委党史研究室在考证时，也曾考证到“潘心殷”这
个名字。

但得知潘先生大名的振奋和开心，王保头至今都记得。
他说自己询问家乡的老人关于潘先生的事，他们说

的最多的就是：“你一定要把潘先生的事了解得更清楚一
些，潘先生有恩于我们。”

曾经是村委会主任的张米升和同村的老一辈村民，
同样为潘心元烈士墓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历次烈
士墓的修葺，村民们出钱出力，从前不知道烈士事迹，他
们如此付出；在专家们终于考证明晰葬在此处的就是潘
心元烈士后，他们更加尽心尽力地维护。

因为他们知道，这位和蔼可亲的“潘先生”，在面对敌
人时挺身而出，他的牺牲，展现了共产党的巨大魅力。

“我是真正的共产党，要杀由你们！”
这句话，冲进了当时陪同潘心元一同渡海的村民心

中，在苔山村口口相传90年。这句话，比所有详细的历史
资料都鲜活。

这句话，让村民们感动至今。
走下烈士墓台阶，即可见分隔于道路两侧的两座雕

像。一座是红军战士相会的场景，另一座是一位穿长袍马
褂的小个子青年。

这位青年，就是潘心元。
不经讲解，人们很难相信，这尊音容宛若少年的雕

像，就是那位挺身而出的共产党人。
这个形象，也许和真实的潘心元烈士有稍许出入，但

“他”却是“真实”的。
“老人们描述的潘先生的样

子，和蔼可亲，举止斯文。”
张米升说。

大 多 数 烈 士 的 外
表 ，看 上 去 就 是 普 通
人。而那些守护烈士丰

碑的普通人，又让
人感觉一点也

不普通。

采访手记

致敬守护者

苔山村数次集资，对潘心元烈士墓的整体环境统一修缮。

7878岁的老党员王保头岁的老党员王保头。。

潘心元雕像。

烈士墓旁的红军战士相会雕像。

潘心元烈士墓旁边的空地上潘心元烈士墓旁边的空地上，，潘心元烈士纪念馆开始动工潘心元烈士纪念馆开始动工。。


